
大学 生 扫 厕 所涤 荡人 生
文/王 世 安

大学 生 扫厕所成 为 新 闻 ，这 是大 连 理 工 大学师生们万万没有预料
到的 。

新学 期 一开 始 ，大 连 理 工 大学 为提倡 自 立 ，减轻家长 负担 ，千方百
计为 学 生 找些 劳 务 来 解除其后顾之忧 ，将 清扫 水房和厕所 等 活转交 给
大学 生 们 来 做 。可 是 ，很 少 有 人 报 名 扫 厕所 。这 时 ，一个 大 学 生 站 了 出
来：“我报名 清扫厕所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层 浪 。在场 的 同 学都不 由 得将惊讶 的 目 光投 向 他 。在一
般人 的 眼 里 ，大学生是应该干高层次工作 的 ，岂能去扫厕所？现在站在
大家面前 的这位学生就是共青 团 员 、该校化工学院9506班的李祥华 。

“苦味儿 ”里长成 自 立的 人
“ 冲 厕所 ，听起 来轻松 ，若 真 干起来 也真不轻松。”身 着 校 服 ，白 皮

肤，1米78高 的 李 祥华 ，文 质彬彬地坐在记者面前：“我之所 以站 出 来 ，敢
于承担这项工作 ，缘于父母从小就灌输给我的 ‘自 强不 息 ，靠双手吃饭 ’
的信念。”

“……记得在 农村 上 小学 时 ，父 亲 也 正在 外求学 ，家 里 生 活十 分艰
难，里 里 外外全靠母亲一个人 。那时候 ，看 电 影才五分钱一张票 。有一次
演电 影 《大 闹 天 宫》，年幼 的 我是那 么 不懂事 ，缠着妈妈要钱 。妈妈找 了
半天 ，才 从抽屉 缝 里抠 出 两个 硬 币 ，共计 三分 钱 。我 ‘哇 ’地一下放声大
哭，母亲 也 落 泪 了 。直 到现 在 妈 妈 还 常 给我念 叨 这个 ‘三 分钱 ’的 往事 。
让我感触最深 的 是 ，坚强 的母亲 从未 向 生活 困 难低过头 。她常常想方设
法抽 空 做 几件衣服 ，拿 去 卖 了 ，赚 几 块钱来 补贴家 用 。有 一次 四 叔找到
我妈 说：‘二嫂 ，我看 ，再过半个 月 就要开 学 了 ，我这学 费还 差十块钱。’
妈妈想 了 一会 儿 ，说，‘行 ，你别 管 了！’于是 ，她每天做 衣服做 到 深 夜 ，
第二 天一 大早去卖 ，半个 月 下 来 ，她把十块钱送到 了 我 四 叔手上 。妈妈
每次提到这件事 ，脸上都会露 出 自 豪 的微笑。”

像这些苦味 儿 的 事 ，都给 李 祥 华 留 下 了 很深 的印 象 。直到现在 ，他
都不愿意伸手 向 父母要什么 东西 。在他看来 ，父母 的一分一厘都是辛辛
苦苦用 血汗换来 的 ，非常珍贵 ，是他不能够随随便便糟踏 的 。

后来 ，父 亲 李 振 国 调 到 县 里 教师进 修学 校 当 教师 ，他家 也搬到学
校，家境才逐渐好转起来 。他也到县里上 了 中 学 。在此期 间 ，他常 听到父
亲和别 的 老师谈论外 国 的一些 中 学生擦车 、擦皮鞋 、利用 假期挣学费 的
事。最让他 惊奇 的 是 （美 国 前 总 统 ）布什 的 儿子 刷 盘子 。对这些 趣事 ，他
感觉挺新 鲜 ，也 很佩服 ，后 来 就觉得 自 己 也该这样做 ，父母也常 拿这样
的例子教育他 。父亲常说：“父母不能管你一辈子 ！学点本领 ，将来靠 自
己的 双 手 吃 饭！”他 妈 说 得 更 结 实：“到 时 候 ，不 走 也 得 拿 棍 子 赶 走
你！”

厕所有 了 “所长 ”
父母的行动在无形 中 熏陶着祥华 。
祥华非常懂事 ，不用 家长催促就能刻苦读书 ，终于考上 了这所名牌

大学 。父 亲 高 兴 万 分 ，曾 多 次 表示
他有能 力供祥华大学毕业 ，彻底解
除祥 华 的 后 顾 之 忧 。但 祥 华 有 志
气，有骨气 ，看不惯一些青年 （包括
社会青 年 ）依靠父母生 活 ，靠 父母
节衣 缩 食供孩 子 在 家 闲 着 和 念大
学。他 暗 下 决 心 ，要 改变这 种 依赖
父母 生 活 的 旧 习 ，凭本事 闯 天 下 。
因而 ，入校后他很注意捕捉劳动机
会，力争在大学期间能 多减轻一些
家庭 负 担 ，把 自 己 锻 炼 得成 熟 起
来。在 校 内 外 ，他 看 大 连 的 消 费 比
家乡 高 多 了 ，这更坚定 了他参加勤
工助学 活动 的 决 心 。他 想 ，只 要 是
有活 ，咱 就 干 。当 他得知 招 聘 水房
和厕所清 扫 员 时 ，激 动不 已 。可在
清扫水房还是清扫厕所之间 ，选干
啥，一时没拿定主意 。

夜深 了 ，同 学 们都 睡 熟 了 ，唯

有祥华失眠了 。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出现在他的眼前 ：“祥华 ，你既上
大学 ，也就是大人了 ，是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，要扎扎实实培养 自 己 。
干什么事情不要挑肥捡瘦 ，要积极主动些 ，要有 自 主精神……”现在 ，
水房的活肯定会轻松些 ，有不少人抢着干 ；扫厕气又臭又脏 ，还兴许
被人说三道四瞧不起 ，肯定没人愿干 。翻来覆去 ，无非就是一个旧 思
想观念在作怪 。父亲临送 自 己时 已经说了 ，虽然家 中 经济不太宽裕 ，
但是 ，紧 紧裤腰带 ，还是供得起 自 己念完大学的 。但我决不做寄生虫 ，
躺在父母的汇款单上享清福 。大学生扫厕所又怎么了 ？只有分工不
同，没有贵贱之 分 ，扫厕所绝不是低下 的活儿 ，想到此 ，祥华眼前一
亮：我专挑最脏最 累 的扫厕所这一行干 ，锻炼 自 己 ，也感谢学校给我
创造这么好的实践机会……

认识提高 ，决心 已 下 ，只 等报名 。第二天 ，祥华就站了 出来 ，便有
了文章开头一幕 。对大家的惊讶 ，祥华一点也不感到突然 。

开始 ，学校是很耽心的 。祥华这么一主动 ，在场其他 同学也鼓着
劲儿的想报名 。招聘办老师脸上不 由 露 出 了 笑容 ，立即鼓励 ，希望祥
华能带个头 ，把大学生扫厕所这项工作搞好 ，在全校做出个样子来 。

报完了 名 ，说干就干 。祥华走马上任 当 “所长 ”了 。按学校规定 ，一
个厕所 由 两个学生来清扫 ，因报名 的少 ，祥华就一个人扫。9月 16日 ，
是他第一次扫厕所 。早晨6点50分 ，祥华便到传达室拿水桶 、拖布等工
具。传达室的廖大爷异常高兴 ，立即拿着工具领祥华到厕所间 ，亲 自
教他如何冲便池 ，如何拖地 ，一一示范 。那热情 、那仔细 ，让祥华好高
兴。他劝廖 大爷 回 传达 室 后 ，自 己 又试着做 了 几遍 ，算是熟悉 熟悉
吧！这天早晨 ，他一连冲 、拖了好几遍 ，连蜘蛛网什么的也清扫了 ，还
将玻璃擦得透亮 。清扫完毕 ，足足用 了40分钟 。他只感浑身发热 ，身子
直贴衣服 ，汗珠子从脸上掉下来……

清扫完厕所 ，祥华清理一下便跑进教室上课 。赶到下午3点30分
下课 ，他又跑到传达室库房取清扫工具 ，开始第一天第二次清扫厕所 。首
先，他拿水桶到水房打水 ，拎到厕所上下冲10余桶 ，接着从便池里到池外
连续拖几遍 。拖完再用水冲 ，这样反复才能冲净 。

晚上睡觉前 ，祥华开始第三次清扫厕所……
有的学生将厕所 当成垃圾桶 ，把剩下的饭菜及杂物都往厕所里倒 。

祥华看到 ，从来不抱怨 ，而是将其清扫成一堆 ，然后用簸箕将垃圾一撮又
一撮地送到很远的楼外大垃圾箱 中 。为此 ，他写了条“请做文明人 ”的告
示贴在墙上 。

最忙的要算“211工程 ”预审那两天 。那时 ，班级的军训还未结束 ，只
要一下操 ，祥华拿起拖把就往厕所跑 ，唯恐 自 己有什么疏忽 ，给学校丢
脸。

报酬有价 自 立无价
儿行千里母担忧 ，儿能 自 立母不愁 。
1995年底祥华经过刻苦读书 ，在成为河南省滑县高 中 的佼佼者之

后，一举考入大学 。家 乡 沸腾了 ，父母从千里之外特送祥华来上学 。当 时

父母就住在10舍 ，离他住的7舍很近 。可父母走的那天早上 ，根本没来看他 。
等到10点他去看时 ，才知父母已在9点走了 。祥华心里很不好受 ，后来他收
到父亲来信 。信中说：“我本来打算走时去看你 ，可你妈说 ，孩子既然来了 ，
就让他安心学习 吧……，所以就没有……”看完信 ，祥华明 白 父母的苦心 ，
眼睛不由 湿润了 。

正是因为如此 ，他清扫厕所非常用 心 ，使尽全身 力气 ，使厕所焕然一
新，不仅受到校领导的好评 ，而且也受到同学们的称赞 。

校领导对祥华扫厕所引 发 出 来 的精神非常重视 。党委副书记张玉璞
说：“李祥华同学我要见一见。”

校化工学院副书记姜再华多次找祥华了解学习生活情况 ，鼓励他再接
再励 ，劳逸结合 。祥华说：“现在扫厕所多吃点苦 ，我不怕。”班上很多同学并
没因他扫厕所而看不起他 ，而是在班级工作和生活方面都给予他很大支
持。1995年底 ，祥华得了急性阑尾炎 ，同学们都主动跑前跑后帮助他 ，主动
借给他钱 ，这些都是对他极大的安慰 。

就这样 ，在紧张和兴奋之 中 ，一晃就过了一个月 。凭 自 己 的双手 ，祥华
第一次领到劳动所得的工资 ，心情特别 激动 。他拿着滚烫滚烫的一沓人民
币往邮局跑 。

祥华打电话告诉父母：“爸爸 ，妈妈 ，今天 ，我终于拿到 自 己挣来的工资
了。我好高兴！”

电话那端 ，妈妈激动得话音都变了 ，只是连连叫 儿子的名字 ，最后 ，还
是爸爸说：“好 ，坚持下去 ，但别耽误学习。”

放下电话 ，一出 邮局的门 ，祥华落泪了 。是的 ，160元钱并不多 ，是有价
的，而校领导和父亲的鼓励和希望是无价的 ，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？

李祥 华 在 冲 厕 所

大连理工学院化工学院领导同李祥华 （左）谈
心，以示鼓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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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凤 云

从当 前方兴未艾的
读书 潮 中 我 们 可 以 看
到：愈 来 愈 多 的 雅 俗 共
赏的关于家事 、国事 、天
下事 的好书隆

重登场 ；愈来愈多的直面人生与社会的
有着 “现实主义 冲击波”的小说 引 人人
胜；愈来愈多 的精品图书和角 逐“五个
一”工程的 力作隆重推 出 ；这些书 已成
为“挡不住的诱惑”。

家事 、国家 、天下事 ，事事皆书
继北京“96金秋书市”以来 ，一种

旨在营造家庭文化氛围 ，帮助家庭挑选
藏书的 “家庭书架”，愈来愈受到读者青
睐。无独有偶 ，广州 、重庆 、大连 、深圳等
大城市也相继开设了 类似的书市 ，颇受
读者欢迎 。

牛年 ，我 国 有两大盛事 ：一是党 的
十五大召开 ；二是“东方之珠”香港回归
祖国 。有关书的发行量扶摇直上 ，如《百
年沧桑话回归》、《中 国 的崛起 》等 。一些
有关 世界 风云 的 书也 引 人 注 目 。这说
明，现在读者的读书兴趣和范围明显扩
大，读书倾向 、文化品味是既关心家事 ，
更关心国事 、天下事 ，然而 ，尽管读者阅
读范 围扩大了 ，但究竟哪些书能跻身畅
销书排行榜 ，哪些能独 占鳌头 ，还要看
她是否抓住 了 读 者 的 心 ，是否确 系 精
品。

精品书业好戏连台
现在 ，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城市 ，当 你漫步街

头，稍 加 留 意 ，总 会 发现 “精 品 书 屋”、“精 品 书
店”。愈来愈多 的“图书不夜城”纷纷崛起 ，精品图
书目 不暇接 。卖书 的这么红火 ，那么 出 书 的又怎
么样了 ？

据《中 国 图书商报 》报道 ，在国 内外享有很高
声誉的权威的老牌出版社——作家出版社 ，现在

主动 出 击 ，参与市场竞争 ，靠强化市场
操作 ，靠出精品书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
益和经济效益 ，再现了 “老牌 ”辉煌 ！

诚然 ，精品书不仅仅指那些高雅深
邃的文学名著 ，通俗读物倘若加大其思
想内涵 ，也可以成为精品 。现在 ，神州大
地精品书 已不是一本两本 ，而是一批又
一批 、一个系 列又一个系 列 ，令人 目 不
暇接美不胜收 。

然而 ，好书并不是“皇帝女儿不愁
嫁”，能否畅销 ，与发行却不无关系 。

畅销 ：搞好发行没商量
如何使数以亿计的 图书尽快通过

发行 渠 道 同 读 者见面 ，以 发挥两个效
益，是一门大学问 。

图书发行再也不能按传统 的管理
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迎接挑战了 。对此 ，
出版社 、发行商纷纷拿出 了 自 己的看家
本领 。仁者见仁 ，各显神通了 。

好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，读一本好
书，我们仿佛找到 了 一位好朋友 。但愿
愈来愈
多的好
书尽快

成为 我 们 的 朋
友；但 愿 好 书 都
畅销起来 ！

“人类朋友” 在消亡

文/郭 沙 坪
一位鸟类学家说：“如果没有鸟

类的作用 ，人类就不能在地球上生
存，因为 昆虫的力量超过鸟类 ，所有
的植物就会消失 。

新中 国成立后的一天 ，毛泽东 、
周恩来 等 中 央领导 同志 ，到 山 西五
台山 地区视察寺庙文物后 ，在住持
大师 的 陪 同 下 ，从塔院寺后门缓步
过来 。对面墙上的告示牌 ，引起毛主
席的注意 ，他招唤着周恩来等 同志
一起超前观看 。只 见牌上写着一行
遒劲隽丽的浓墨字：“劝君莫打三春
鸟，子在巢 中 盼娘归。”毛主席若有
所思询 问侧旁 的住持：“大师 ，此告
示是谁制作的？”

“ 是敝寺小僧。”大师有 点 儿惬
然地回道 。

“好 哇 ，贵寺做得好！”毛主席
高兴地赞许道 。接着他向 同志们郑

重其事地指示：“应广泛宣传！”他
转过身满有风趣地对住持说：“高僧
是以慈悲为怀在放生的立场上恳吁
莫打三春鸟 ；而我们 是从保护好鸟
类就是保护好林木 ，从美化 自 然环
境的角度上 ，规劝莫打三春鸟 ，但咱
们都是殊途同归 ，爱护生灵哟。”

“善哉 ，毛主席大慈大悲思及羽
灵，定将福荫天下 ，苍生 幸焉！”住

持大师双掌合十地说 ，眉 宇 间洋溢
着愉快的神色 。

“ 大 师 言 重 矣 ，吾 闻 逸仙 先 生
云：‘众生平 等 ，一切有情。’普天之
下，应互爱互 济相恤相扶。”毛主席
幽默而富哲理 的话语 ，逗得大家欢
笑起来 。

人民领袖爱鸟的故事已被后人
传为美 谈 。然而 ，历史发展 到今天 ，
鸟类 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当 我们徜
徉于商品经济大潮 中 ，却蓦然发现 ，
鸟儿 已离开 了 我们 的生活 ，出现濒
临灭绝的危险 。

1995年 的 夏天 ，国 务委 员 宋健
来东 北 的松花江畔 吉林市视察 。傍
晚，他们一行风尘仆仆地来到 了 下

榻的 宾馆 。接待处 的 同志早就通知
宾馆安排好了 晚餐 ，菜端上来了 。有
一盆 菜放到 桌上 后 ，服务 员 介绍 ：
“ 这是素烩飞龙。”

宋健不 明 白 ，盆 中 的菜像是用
小鸡做的 。

有人解释说 ：“飞龙是东北的 山

珍，到林区后 ，山 里人接待贵客都用
这道菜。”

宋健问 ：“为什么叫飞龙？”
那人说：“这是一种鸟 ，听说还

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。因为它在林间
飞来飞去不落地 ，听以 当地人又称它
为飞龙。‘地上有驴 肉 ，天上有龙 肉 ’
就是指飞龙 ，它的 肉特别鲜美。”

宋健的 眉 头拧紧 了 ，放下 刚 刚
拿起 的 筷 子 说：“这是 受 保 护 的 鸟
类，我不吃！”

于是有人劝宋健 ，菜既然做好
了，还是尝尝吧 ！宋健坚决不肯尝 。
他了解到 ，飞龙又叫榛鸡 ，确是国家
二类保护动物 ；其 中 斑尾 榛鸡还是
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。宋健严肃地对
宾馆工作人 员说 ，我们不但 自 己 不
能吃 ，更不能买保护动物做菜 ，还要
劝阻别人不去猎杀保护动物 。

“素烩飞龙 ”被原封不动地端下
了餐桌 。在坐 的 国 家环保局局长 曲

格平心头一热 。
几天后 ，宋健 、曲格平一行来到

了长春 。在长春 召开 的全 国 自 然保
护工作会议上 ，谈及此事 ，引起了极
大的社会反响 。

有记者调查 ，我 国 的 南方和北
方城市饭店里 ，猎杀野生鸟类动物

为食已 “蔚然成风。”
去年初 ，英 国 伦敦市生态管理

领导 入 戴 维 古 德 博 士 ，在 《新 科学
家》杂志撰文谈他的访华观感时说 ：
“ 在 中 国 ，最让人吃惊的发现是大片
的无 鸟 区 。在英 国 ，我和妻子散步 ，
那各种各样 的 鸟 儿好极 了 ，有的就
在身 边盘旋 。可在 中 国 走 了 几十 里
路，甚至几天 ，我看到的鸟却是寥寥
无几 。让我吃惊的是 ，当地人对此毫
无感觉 。每 当 我问起 ，你们这儿怎么
见不到鸟啊？他们的回答使人感到
十分失望 。作 为一名 生态学家我感
到像 中 国 这样美 丽 的 国 家 ，应该有
各种各样的 鸟 儿才 对 。就拿荷兰来
说，我在那里呆了三周 ，结果是前前
后后 看到 了 八十 多 种鸟 儿 ，我对 中
国十分伤感 ，中 国 的 鸟 儿到哪去了
呢？”

这位外 国 专家 的坦诚直言 ，的
确给国 人敲响了警钟 。它说明 ，中 国

的鸟 儿 目 前 已 到 了 面临 灭 绝 的 境
地，安徽的新闻媒介报道 ，安徽省灵
壁县在解放前夕有鹤 、雁 、鸽 、练雀 、
啄木 鸟 、翠鸟 、杜鹃 、喜鹊 等26种 鸟
类，而到现在已有鹤 、鹳 、鸳鸯 、啄木
鸟、苍 鹰 等10种 鸟 类 灭 绝 ，还 有杜
鹃、野鸡 、乌雅等5种鸟濒临灭绝 。

一个小县在不到50年时间里就
有那么 多 鸟 类 生存陷于绝境 ，这是
多么可怕 的现实啊 ！以 此来推 ，全
安徽省 ，全中 国 ，又不知有多少鸟儿
正走向死亡 ！

野鸟 ，急剧减少 ，就连 被 誉 为
“ 东方宝石 ”的 朱鹮，1960年 第十二
届世界鸟 类保护会议将它列为 “国
际保护鸟”，在中 国 目 前也仅存50多
只，也面临灭绝 的威胁。1990年秋 ，
日本环卫厅的鸟类专家在陕西进行
了详细 的考察 ，结果 向 中 国 发 出 了
警告 ，中 国 的 野生 朱鹮正面临绝 种
的危险！！

当然 ，情况不妙的远不止朱鹮 ，
还有被列为世界 “濒危野 生动植物
和国 际贸易公约 ”名录的鸟类 。如大
鸨鹤鸟 ，其珍贵程度决不亚于丹顶
鹤。此鸟 已于1938年在英国灭绝 。目
前仅在 中 国 、俄 罗 斯 、巴 基斯坦存
在，约1000余只 。

在现实生活 中 ，一些 见利忘义
无视 国 家 法律 的 不法之 徒 ，挡不住
金钱的诱惑 ，依然我行我素 ，对鸟类
照打不 误 。他 们 走 村 串 户 ，翻 山 越
岭，搜寻追 杀 与人 类 朝 夕 相伴的好
朋友 。

人类的朋友在消亡 。
来自 权威人士 的 消 息报导说 ，

到2000年 ，将有20%的 已 知人类 生
物将从地球上消失 。动物学家说 ，在
世界上濒于灭绝 的1700多种野生动
物中 ，鸟类的处境最危险 。它们 占全
部濒危野 生动物 的一半 ，即九分之
一的鸟类将面临消失 。未来 ，多么可
怕！为 了 子孙后代的 幸福 ，救救鸟
儿吧 ！

夜
闯“
死
亡
达
坂”

文
/
边
人

葱
岭
古
道，
丝
绸
之
路
上
一

段
最
恐
怖、
难
行
的
冰
川
险
路。
唐
代
一

支

商
队
路
经
这
里
，
一

场
暴
风
雪
使
万
名
商
贾
和
数
千
峰
骆
驼
全
部
丧
生
；
世

界
著
名
探
险
家
斯
文
赫
定“
远
征”
帕
米
尔
时，
在
此
望
而
却
步。
今
天
，
人
民

解
放
军
为
抢
救
一

位
浙
江
籍
民
工
的
生
命，
又“
历
险”
此
道
，
在“
生
命
禁
区”

里“
爆”
出
一

条
新
闻
—
—

一

九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中
旬，
新
疆
边
防
军
官
兵
为
抢
救
一

名
普
通
民
工

的
生
命，
夜
行
令
人
谈
虎
色
变
的
冰
川
险
道
三
百
六
十
多
公
里
，
翻
越
两
座
海

拔
五
千
米
以
上
的“
死
亡
达
坂”
，
从
而
使
危
重
病
人
挣
脱
了
死
神
的
怀
抱。
据

考
证
，
能
在
风
雪
之
夜
远
距
离
闯
此
古
丝
路
险
道，
这
在
新
疆
历
史
上
尚
属
首

次
。

随
着
病
人
的
讲
述
，
我
们
把
镜
头
拉
到
了
那
个
惊
心
动
魄
的
风
雪
之
夜。

手
表
的
指
针
正
指
向
凌
晨
二
时
三
十
分。
天
路
入
云
的
帕
米
尔
高
原
上，
刺
眼

的
光
柱
照
着
狭
窄
崎
岖
的
冰
川
险
道，
一

辆
军
车
迎
着
风
雪
艰
难
地
蠕
动
着。

“
快
点
吧
，
再
快
些
！
”
车
上
的
指
挥
员
不
停
地
催
促
着
，
尽
管
窗
外
是
零
下
三

十
多
度
的
严
寒，
开
车
的
解
放
军
战
士
脸
上
，
却
渗
出
了
密
密
麻
麻
的
汗
珠。

一

九
九
六
年
十
一

月
五
日
凌
晨
二
时
许，
驻
疆
某
部
耿
万
胜
大
校
接
到

紧
急
求
援：

在
喀
喇
昆
仑
山
上
承
建
工
程
的
浙
江
平
阳
井
巷
工
程
公
司，
有

一

位
叫
张
俊
海
的
民
工
患
胃
穿
孔
，
正
在
山
上
一

个
医
疗
站
抢
救，
目
前
已
报

病
危。
必
须
尽
快
送
到
山
下
抢
救，
否
则，
病
人
根

本
没
有
活
的
可
能
！

这
是
个
群
山
竞
拔
的
风
雪
世
界，
平
均
海
拔

三
千
五
百
米
以
上
，
人
称“
地
球
第
三
级”
，
这
里
的

最
低
点
也
比
上
海
的
摩
天
大
楼
高
几
十
倍。
因
空

气
稀
薄，
地
上
没
有
一

点
绿
色
，
天
上
不
见
一

只
飞
鸟
；
人
跑
几
步
路
就
要
停
下

来
大
口
大
口
地
喘
一

阵
粗
气，
否
则
就
会
当
场
昏
倒
；

常
见
的
感
冒，
能
引
发

令
人
谈
虎
色
变
的
高
原
肺
水
肿、
脑
水
肿，
让
人
丢
掉
性
命。“
这
可
关
系
到
民
工

的
生
命
呀
！
”
因
气
候
恶
劣
又
是
深
夜，
请
求
直
升
机
救
援
危
险
极
大
，
弄
不
好

就
会
机
毁
人
亡
，
这
条
路
显
然
行
不
通。
唯
一

的
办
法
就
是
派
车
连
夜
护
送
病
人

下
山
，
可
这
同
样
危
险
异
常。
耿
大
校
了
解
情
况
后
，
一

时
心
急
如
焚。

此
刻
，
井
巷
工
程
公
司
的
林
垂
午
经
理
同
样
忧
虑
异
常，
坐
立
不
安。
公
司

里
唯
一

的
一

辆
车
坏
了
，
需
要
大
修。
在
这
片
荒
原
上
，
他
确
实
找
不
到
车
了
，
退

一

万
步
讲
既
使
有
车，
任
你
花
多
少
钱，
谁
敢
在
夜
里
闯
这
种
险
道
呢
？
搞
不
好

就
会
车
毁
人
亡
，
抛
尸
荒
野
呀
！
他
知
道，
要
把
病
人
送
到
山
下
医
院
，
途
中
要

走
三
百
六
十
多
公
里
陡
峭
的
冰
川
险
道
不
说，
中
间
还
要
翻
越
两
座
海
拔
五
千

米
以
上
的
“
死
亡
达
坂”
，
在
这
冰
天
雪
地
的
深
夜“
出
征”
，
边
防
将
士
要
担
多
大

风
险
呀
？
为
了
一

名
和
他
们
素
不
相
识
的
普
通
民
工
，
军
方
会
派
车
护
送
吗？

想
着
，
想
着，
他
觉
得
自
己
的
心
只
往
下
沉……

在
这
种
恶
劣
天
候
下
上
路，
根
本
无
法
保
证
人
车
安
全。
但
耿
大
校
心
里
也

清
楚，
若
拖
延
下
去
，
病
人
必
死
无
疑。
为
了
这
位
民
工
兄
弟
的
生
命，
经
过
短
暂

考
虑，
他
毅
然
决
定
派
副
主
任
杨
兵
和
驾
驶
员
田
祥
彪
护
送
病
号
下
山
，
尽
管
临

行
前
他
千
叮
咛
万
嘱
咐，
但
这
位
老
军
人
的
心
却
怎
么
也
难
以
放
下。

路
的
一

边
是
雪
山
，
山
势
峥
嵘
可
怖，
好
象
无
数
倒
插
着
的
刀
戟，
直
指
苍

穹。
一

边
是
无
底
的
深
谷，
入
一

旦
失
足
不
摔
成
肉
泥
也
尸
骨
难
寻。
行
走
在

这
狭
窄
的
冰
雪
险
道
上，
就
是
白
天
也
会
让
人
心
惊
胆
寒。
当
年
玄
奘
法
师
西

行
路
过
这
里
时

曾日
有
惊
心
动
魄
的
记
载
：
“
经
途
险
阻
，
风
雪
惨
烈。
遇
者
丧

命，
难
以
全
生。”
唐
代
一

支
由
万
人
和
数
千
峰
骆
驼
组
成
的
大
商
队
路
过
时，

一

场
暴
风
雪
导
致“
全
军
覆
没”
，
无
一

生
还
，
至
今
还
有
许
多
探
险
者
孜
孜
不

倦
地
寻
找
这
些
宝
藏。
一

八
九
四
年
，
瑞
典
人
斯
文
赫
定
率
领
探
险
队
，
试
图

登
上
有“
冰
山
之
父”
之
称
的
慕
士
塔
格
峰，
但
刚
领
教
了
这
里
的
雪
崩
便
望

而
却
步。
难
怪
这
条
道
被
西
方
人
称
做“
白
骨
之
路”。

当
汽
车
翻
越
海
拔
五
千
多
米、
有“
死
亡
达
坂”
之
称
的
黑
卡
达
坂
时，
强

烈
的
高
山
反
应
使
驾
驶
员
田
祥
彪
感
到
胸
闷
如
堵
，
头
疼
欲
裂。
陪
送
病
人
的

领
导
更
如
得
了
大
病
一

般，
心
跳
脑
胀
，
呕
吐
不
止。
他
说，
那
滋
味
真
是
欲
生

不
能，
求
死
不
得
，
简
直
比
死
还
难
受
！
难
怪
千
万
年
来，
有
无
数
商
贾、
使
者

在
此
命
丧
九
泉
，
抛
尸
荒
野。

尽
管
官
兵
此
时
痛
苦
不
堪
，
他
们
却
不
敢
停
下
来
休
息
，
因
为
零
下
三
四

十
度
的
酷
寒，
很
容
易
冻
坏
水
箱
等
，
如
果
车“
爬
窗”
了
，
在
这
荒
无
人
烟
的

风
雪
世
界
里
向
外
界
求
援
几
乎
不
可
能，
等
待
他
们
的
只
有
一

条
路
，
那
就
是

死
！
小
田
紧
紧
咬
着
嘴
唇，
双
手
死
死
握
住
方
向
盘
，
此
时，
他
唯
一

的
选
择

就
是
“
杀
开
一

条
血
路”
，
尽
快
冲
出
这
块
“
死
地”
。

尽
管
他
踩
完
了
油
门，
但
因
空
气
极
其
稀
薄
汽
油
燃
烧
不
充
分，
在
山
下

快
如
闪
电
的
越
野
吉
普，
此
时
却
象
拖
拉
机
一

般“
突
—
突”
地
吼
叫
着，
硬
是

跑
不
起
来
，
官
兵
越
发
焦
急
起
来。

这
时
候，
他
们
更
担
心
另
外
一

件
事，
那
就
是
雪
崩
！
由
于
山
高
坡
陡
，

历
史
上
这
里
不
仅
有
滚
石
伤
人
之
害，
雪
崩
也
极
其
频
繁。
每
当
雪
崩
发
生，

成
千
上
万
立
方
米
的
积
雪
会
以
泰
山
压
顶
之
势
，
骤
然
倾
泻
而
下。
雪
崩
在
它

高
速
运
动
过
程
中，
还
会
引
起
空
气
剧
烈
震
荡，
在
雪
崩
前
方
造
成
强
大

的
气
浪，
即
所
谓
的“
雪
崩
风”。

雪
崩
风
有
摧
毁
一

切
之
势，
人
畜
若
被

卷
入
，
当
场
就
会
摔
成
肉
泥。

当
车
行
至
海
拔
近
六
千
米
的
麻
扎（
维
吾
尔
语
，
坟
墓
的
意
思）
达

坂
时，
越
野
车
突
然
熄
灭
了。
真
是
怕
鬼
出
鬼，
官
兵
大
吃
一

惊
！
车
若

坏
在
这
里
，
哪
能
有
活
的
希
望
！
自
己
死
了
事
小
，
车
上
还
拉
着
一

位
病

危
的
民
工
兄
弟，
部
队
该
怎
样
向
他
的
妻
子
儿
女
交
待
呀
！

真
是
苍
天
有
眼，
值
得
庆
幸
的
是
车
子
没
有
发
生
机
械
故
障，
经
检

查
，
只
是
空
气
太
稀
薄，
发
动
机
自
动
停
止
工
作
而
已。
很
快，
越
野
车
又

顶
着
风
雪
出
发
了。
极
其
频
繁
的
雪
崩
，
他
们
在
路
上
竟
没
遇
到
一

次。

小
田
说
，
这
真
是
幸
运
之
极
，
否
则
，
后
果
不
堪
设
想
！

上
午
十
时
三
十
分，
沾
满
泥
雪
的
小
车，
终
于
载
着
生
命
垂
危
的
民

工
，
开
进
了
解
放
军
第
十
八
医
院。
经
过
医
护
人
员
的
全
力
抢
救，
张
俊

海
终
于
从
死
亡
线
上
又
回
到
了
亲
人
的
怀
抱。
几
名
医
生
说
，
多
亏
边
防

将
士
送
的
及
时，
否
则，
这
病
就
没
治
了。“
奇
迹
呀
，
在
极
度
酷
寒
缺
氧

的
高
原
上
，
得
这
种
大
病
能
活
下
来，
这
的
确
是
个
天
大
的
奇
迹
！
”一

位
医
学
专
家
了
解
情
况
后
连
声
赞
叹。

如
今，
这
位
江
南
子
弟
的
身
体
已
经
康
复
，
他
眼
含
热
泪
说
：

是
边

防
军
给
了
我
第
二
次
生
命。
如
果
不
是
他
们
拼
死
相
救，
我
早
就
葬
身
高
原

了
！
要
说
世
界
上
最
珍
贵
的
东
西
，
通
过
这
件
事
我
认
识
到
不
是
钱，
而

是
人
与
人
之
间
真
挚
无
私
的
爱
！

走
近
乔
安
山

文图 /李 保 平

乔安 山 ，今年57岁 ，铁岭市运输总公
司货运公司退休工人 。乔师傅在退伍后的
30多年里 ，默默地助人为乐 ，一生以雷锋为
楷模 。到地方报到的第一天 ，他要求组织上
为他保密 ，不要提他是雷锋生前最亲密的
战友 。由 于与1963年的那次雷锋意外伤亡
的事故有关 ，乔师傅一直觉得他与雷锋有
着一种极特殊的关系 。他告诉孙子 ，你有两
个爷爷 ，一个是我 ，—个是雷锋 。

乔师傅不愿抛头露面 。去年清明 节 ，
他领着全家8口 人在雷锋的墓前种下了一
棵长青树 。乔师傅患有脑血栓 ，他担心这种
扫墓的机会要越来越少 。去年 ，当长春电影
制片厂编剧王兴乐找到乔师傅请他拍片子
时，乔师傅说 ：“最好拍我们班的其他战友 ，
他们比我做得好。”编剧又回 来找到乔师
傅，对他说 ：你不能在压抑中过一辈子 ，通
过你可以反映雷锋 ，你应 当把雷锋精神延
续下去——这是乔安山有生以来诚心诚意

接受的一次采访 。
于是，1997年的 中 国影坛出现了一部

震撼人心的力作：《离开雷锋的 日 子》。
乔师傅说 ，学雷锋涉及到—个做什么人

的问题 。他说做好事也不是容易的 。一次 ，他
坐火车出差 ，想起老班长雷锋“好事做了一
火车 ”的故事 ，便拿起扫帚清扫车厢垃圾 ，满
身出汗 ，倒不是因为累 的 ，他觉得满车厢的
人都在看他 ，看得他很不 自 在 。乔师傅说后
来就习惯了 ，觉得和自 己家里一样 。

影片中乔安山有一句话 ：别人可以不
学雷锋 ，但我不能不学雷锋 。生活中 的乔师
傅对 自 己的行为问心无愧 。他说 ，我是个普
通人 ，我说什么话不见得有多少人听 ，但我
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和我遇到的人 。一次 ，
乔师傅看见两个人因为撞车发生 口 角 。乔
师傅上前扛起那台撞坏的 自行车对两个人
说：“车子由我拿钱 ，不就是这点事儿吗？”
车子修好后 ，两个当事人不好意思 ，争相付
钱，并主动握手言和道 ：不打不成交 。

乔师傅理解 ：做好事就这么简单 。


